
新民学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
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社会团体，其对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民学会于
1918年4月由毛泽东、何叔衡、蔡
和森等人发起建立，至湖南党的组
织建立之后即自行消亡。其在促使
先进知识分子认识、认可并接受马
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并为湖南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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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对马一浮用“激将法”
崔鹤同

钱玄同为刘师培遗书作序
沈治鹏

徐悲鸿情定磐溪
周惠斌

梅巧玲烧借条
姚秦川

钱玄同与刘师培皆为章太炎弟
子。钱玄同在研究音韵、训诂方面
有很高的造诣，刘师培在经学方面
的成就可与章太炎比肩。

后来钱玄同投身新文化运动，
思想最为激进。钱玄同对旗手陈独
秀说：“要搞文学革命，旧瓶装新
酒不行。你和胡适都尚用腐儒腔，
之乎者也，我提议，今后 《新青
年》应一律用白话文。”而刘师培
却投靠清政府，后又为袁世凯称帝
鼓吹，成为章门弟子中复古的代
表，与章太炎分道扬镳。

尽管刘师培曾经两度失节，在
蔡元培力保之下方免杀身之祸。后
蔡元培力劝一身病疴的刘师培到北
大任教，幡然醒悟的刘师培感激涕
零。1919 年 3 月，林纾在攻击陈
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时，欲
拉刘师培等人声援。刘立即发表声
明：“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
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
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
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
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
互相争辩也。”这一声明，表明他

与新旧文化运动各美其美、并行不
悖的文化主张。

是年11月，钱玄同去看望病
入膏肓的刘师培。大师兄拉着师弟
的手：谢谢你和蔡先生、仲甫对我
的关怀和照顾。我就要走了。作为
过来人，在中国，研究社会主义和
无政府主义，我是最早的人。仲甫
和你的文化观点远比胡适激进。仲
甫和你几乎否定了汉赋、唐诗、宋
词在内的全部古文学。谁若提出研
究和整理国故，你们就不分青红皂
白一律打成复辟派。我以为，这种
偏激如不纠正，只能造成民族虚无
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页。你们的问
题在于，只提倡了从全局上引进西
方先进文化，而忽视了引进西方文
化必须进行的消化，必须符合中国
的实情。

大师兄这番话让钱玄同极为震
惊。从此，钱玄同开始重新审视自
己的文学主张。多年后，钱玄同编
辑了《刘申叔先生遗书》，并用他曾
经反对的文言文撰写了5000余字的
序言。这不是倒退，而是后来钱玄
同的文化思想更趋于理性与平和。

1937年11月，徐悲鸿随国立
中央大学从南京西迁至重庆，执教
艺术系。1942 年秋至 1946 年夏，
徐悲鸿应重庆工商界著名人士石荣
廷邀请，搬入位于嘉陵江北磐溪的
石家花园。

石家花园院落宽阔，中间有一
座亭子，两侧分别是两层的小楼，
隔亭相对而立，最里面是一栋砖木
结构的2层楼房。院落周围有黄葛
苍松，梅竹掩映，十分幽静。院坝
下面，是一排“石室”。彼时，磐
溪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在异常
艰苦的条件下，徐悲鸿以石室为画
室，在这里完成了《巴人汲水图》
《巴之老妇图》等极具现实主义风
格的经典作品，石家花园真实地见
证了徐悲鸿艺术创作生涯的黄金
时期。

徐悲鸿在寓居磐溪石家花园的
4年间，经历了人生中最刻骨铭心
的悲欢离合——他以现款 100 万
元、收藏的 40 幅古代名画、100
幅自己的作品，以及每月收入的一

半，作为儿女的抚养费，与前妻蒋
碧微协议离婚；与此同时，他也收
获了自己崭新的事业和爱情，创办
了中国美术学院，并与廖静文女士
相识相爱，喜结良缘。

1945 年冬，徐悲鸿与廖静文
在中苏友好文化协会礼堂举行了热
烈而俭朴的婚礼。沈钧儒和郭沫若
应邀担任证婚人，郭沫若还赋诗一
首，以示祝贺：“嘉陵江水碧如
茶，松竹青青胜似花。别具一番新
气象，磐溪风月画人家。”

新婚后的徐悲鸿过着幸福而愉
快的生活，他不止一次对廖静文
说：“我真正找到了我所爱的人！”

“我欠着你的情分，我要把我最珍
爱的东西都送给你。”徐悲鸿后来
把自己珍爱且满意的作品悉数送给
廖静文，并在许多画作上题写了

“静文爱妻保存”的落款。徐悲鸿
病逝后，廖静文将这些作品全部捐
献给国家（现收藏于北京徐悲鸿纪
念馆），其中包括徐悲鸿创作的第
一幅《巴人汲水图》。

梅巧玲是清朝同治、光绪时期
声名赫赫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是
四代京剧梨园世家的创始人，是梅
兰芳大师的祖父。梅巧玲一生不仅
才艺高超，在为人处世方面，他也
谦逊热忱，温和礼让。

当时，有一个名叫谢梦渔的
人，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他清廉
为政，至诚待人，致使生活常处于
拮据之境。谢梦渔探花出身，学识
渊博，通晓韵律，梅巧玲经常与他
切磋技艺，时间不长，两个便结下
了君子之谊。

当时，梅巧玲知道谢梦渔生活
贫寒，于是常常资助对方。谢梦渔
则每次都主动写好借据交给梅巧
玲，多年下来，大约借了梅巧玲
3000 多两银子。不过，等到谢梦
渔70多岁归隐道山之际，他并没
有来得及归还这些欠款。当时，谢
家在北京扬州会馆设置灵堂，梅巧

玲得知后，便将那些借条全部找出
去，装到口袋中前往吊唁。

梅巧玲见到谢梦渔的长子后，
从怀中掏出那一沓借据。看到那厚
厚的一沓借据时，谢家人多少有些
惶恐，其子满脸羞愧地对梅巧玲
说：“这些借据我们都知道，不过
眼下我们还没有能力偿还，能不能
再宽限一些时日，届时定当如数偿
还。”

梅巧玲听后，微笑着摇摇头
说：“我今天不是来要账的，我和
令尊是多年至交，今天我是特意来
了结此事的。”话音刚落，梅巧玲
便将手中的借条一张张在灵前的蜡
烛上焚化。紧接着，他又从身上掏
出200两银票交给谢梦渔之子作为
奠敬。在认真行礼祭拜后，梅巧玲
才一脸沉重地离开。如此助人之义
举使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此事很快
便在京城传为佳话。

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
简玉祥

新民学会的演变

近代以来，受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
响，以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为代表
的先进知识分子普遍怀着品行要改造、
学问要进步以及求友互助的心态，以及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要求过一种动的
和团体的生活等。在上述因素影响之下，
毛泽东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成立新民学
会。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
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亦规定了该会的纪
律要求，即会员必须遵守“不虚伪”“不懒
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纪律
的约束，且要求会员必须定期汇报自己
的研究心得等等。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新民学会成立初期是一批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为着向上和进步的一个进步团
体。虽然毛泽东等人亦主张对社会问题
进行探索和改革，但如何进行探索和改
革在当时尚不明确。尽管如此，毛泽东、
何叔衡等知识分子成立的新民学会，为
他们举行活动、进行思想碰撞等提供了
阵地，并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

诚如上述，新民学会的会员大多都
是怀着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加之他们
出身相似、经历相似，虽然在初期思想比
较幼稚，但都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并
具有为国献身的奋斗精神。这些特质亦
赋予了新民学会朝气蓬勃的生命力。五
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的各种社会思
潮相继传入中国，新民学会在如此纷繁
的思潮之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
择了科学社会主义等，并将马克思主义
作为该会的指导思想，自动担负起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使命，这与新民
学会的特质及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有
着密切的关系。尤其受俄国十月革命的
影响，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
等人开始关注俄国发生的这场革命及指
导这场革命的理论和思想，在实践之中，
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在此背景之下，深处湖南的新民学
会会员在实践的过程中亦作出了类似的
选择。如毛泽东曾先后两次来到新文化
运动的中心——北京，并结识了李大钊
等人，开始接触马列著作及宣传马列的
相关刊物和杂志，受此熏陶，毛泽东在思
想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其他会员如蔡和
森则在赴法勤工俭学之际，翻阅了马克
思主义的相关著作，总结了俄国十月革

命的经验，并将当时兴起的各种思潮进
行了分析和比较，最终自觉地选择了马
克思主义。

新民学会会员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停
留在理论的探讨层面上，还运用到了实
践之中，如于 1919 年发起驱逐张敬尧
运动，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加之经受了
五四运动的洗礼，更加坚定了他们选择
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并将马克思主义作
为新民学会的指导思想，成为该会的行
动指南。

新民学会从成立之初到最终选择马
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是国内
外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
义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创办进步报刊，刊载相关理论文章

新民学会会员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该
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之后，即投入
到了自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之中。

创办进步报刊，刊载相关理论文章，
是新民学会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
手段之一。例如毛泽东仿照陈独秀、李大
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在湖南创办
了《湘江评论》。虽然该刊创刊没多久即
遭查禁，但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湘江评论》设置的主要栏目有《东
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
述评》等。毛泽东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
例如《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毛泽东在该
文中热情歌颂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及其对
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并认为只有走俄国
人的道路，才能求得彻底的解放。

《湘江评论》这种反帝反封建的决
心，使得其成为反帝反封建和宣传马克
思主义的有力阵地。正是由于《湘江评
论》的这种广泛的社会影响，被远在北京
的《每周评论》所关注和认可，并将其称
之为“好兄弟”。

虽然《湘江评论》的存世时间并不
长，但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思
想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马克
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为湖
南革命运动的发动奠定了思想基础，许
多有志之士正是在此影响之下走向革命
道路的。

《湘江评论》虽然被查封，但在其影
响之下，湖南大地上的新型刊物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出来，如《新湖南》《湘潮》《新
时代》《岳麓周刊》《明德周刊》《女界励进

会旬刊》等等。这些报刊不断传播着新思
想和新思潮，不断启迪着广大群众，促进
了人民的思想解放，引导人民群众认清了
北洋政府统治的黑暗现实，为革命运动高
潮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创办文化书社，销售进步刊物

创办文化书社、销售进步刊物，是新
民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手
段。

文化书社由毛泽东等人发起，其创
办的主要目的在于销售进步刊物，宣传
新思想。起初由于资金及销售刊物有限
的制约，为了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解
放人们的思想，毛泽东主动担负起特别
交涉员的职务，主动与各方联系，扩大了
资金及进步报刊的来源渠道。

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倡导下，其他
地区相继创办了文化书社分社，如陈昌
等创办的浏西文化书社、何叔衡等人创
办的宁乡文化书社等，这都为马克思主
义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为了能够使工农群众了解马克思主
义，文化书社明确规定凡是工农群众前
来购买进步刊物的，一律按照进购价格
售卖，不赚取利润。

文化书社销售量最大的书刊主要有
《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入门》《劳农政府与
中国》《新俄罗斯之研究》等；销售量最大
的杂志主要有如《劳动界》《新青年》等。
通过销售量最大的刊物和杂志可以看
出，基本上都与宣传马克思主义、俄国革
命及怎样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社会实
际相结合有关的书刊和杂志，促进了马
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尤其是在工农
群众中的进一步传播。

文化书社除了售卖进步书刊和杂志
之外，还引导群众去阅读这些进步书刊
和杂志。如在售卖这些书刊和杂志的同
时，往往在其中会夹杂两张宣传页，一张
是对购买这些书刊和杂志的读者的感
谢，另外号召读者为类似的公益事业作
出贡献。另外一张则是教读者如何读这
些进步书刊和杂志，并论述了关门研究
的危害等。

通过上述种种措施，文化书社促进
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为湖南党
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
础，广大有志之士正是在此影响之下加
入党组织的。

创办新式社团及新式学校

新民学会还通过创办新式社团及新式
学校，培养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队伍。

在新民学会会员的努力之下，湖南全
省相继成立了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
斯研究会等一批新式社团。顾名思义，上述
两个社团组织都是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及俄国相关问题的，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的会员经常会在一起传阅《共产党宣言》
《国家与革命》等书刊，毛泽东甚至在该会
作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两次重
要的演讲，激发了会员的研究热情。

为了抵制反动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诬
蔑，该会会员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学
说及俄国革命之后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刊登
在一些重要报刊上，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
马克思主义。俄罗斯研究会是以“研究俄罗
斯一切事情为宗旨”的社团组织，该会的日
常工作主要包括：一是会员的研究心得刊
登在俄罗斯丛刊上；二是为了切实了解俄
罗斯的实际情况，派员赶赴俄罗斯进行调
查；三是倡导留俄勤工俭学等。同时还邀请
在上海的俄国人来湖南讲授俄罗斯的相关
知识，并开设专门的俄文班等。

在上述背景之下，一些进步青年如刘
少奇等在上海接受相关的学习和培训之
后，就转赴俄罗斯留学，成为我党早期的骨
干力量。

除了创办新式社团外，创办新式学校
亦是宣传和培养马克思主义骨干力量的主
要手段之一。如新民学会会员在湖南创办
的自修大学和工人夜校等，成为社会各阶
层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场所，并培养了
一大批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为湖南
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及组织基
础，并为湖南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做了充
分的准备。

新民学会通过创办进步报刊、文化书
社、新式社团及新式学校的形式，大力宣传
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自觉同其他
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实用
主义进行斗争，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
湖南的传播扫清了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
义在湖南的进一步传播。其在促进湖南知
识分子认识、认可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湖南党组织的
建立培养了一大批骨干。

（作者单位：黄淮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被称为“国学大师，一代儒宗”
的马一浮，一生饱读诗书，潜心学
问，安贫乐道，不出仕、不当官。
1952年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
来访，使马一浮改变了人生态度，欣
然走出书斋，为祖国的文史事业贡
献力量和智慧。

那天上午，陈毅由浙江省文教
厅长刘丹陪同，轻车简从。马老家人
开门后也不知是陈毅来访，就率直
相告：“先生正在休息，请客稍待。”
陈毅摆手，说不必惊动，稍停再来。
当陈毅二人欣赏了附近花港公园第
二次来时，马仍未醒。这时，天已落
起毛毛细雨，家人让客进屋，陈毅
说：“未得主人允许，不能急着进
入。”于是站在屋檐下等候。

后来，马一浮听说有客来访，已
等很久，连声说“请”，见来客被雨水

淋湿，深感歉疚。得知其中一位是赫
赫有名的陈毅元帅，更为惊讶。于是
闻名海内外的学者和文韬武略的儒
将便毫无拘束地畅谈起来，内容广
泛，玄学、禅学、宋明理学、诗词、书
法，相谈甚欢。

陈毅来访，主要是请马老“出
山”。但马老无意仕途，打算“鬻书代
劳”，以自食其力。这时，陈毅就用了
一个“激将法”，说：“过去，国民党掌
权，您老不出仕；现在，我们当家了，
您老还不出？”经过这次推心置腹的
交谈，马一浮为陈毅的知识、口才、
真诚和风度所折服，从而引为终生
知音。相见不久，马一浮同意应聘为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翌年 3
月，又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首任馆
长。又过一年，被邀请为政协全国委
员会特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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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封华罗庚写给严济慈的信，在
严老后人收拾旧物时，得以重见天日，让人
不由慨叹这两位学界泰斗历经风雨弥足珍
贵的友谊，不忘师恩尊师重道的情义。

此信全文如下：
严老，师座：承您多次来院过访，十分

感谢。关于熊师母应有的照顾的事，我们
心同此情。如果您能设法和李定副部长约
好时间，我当同往，共同进言。总之一切尊
重您的安排。

在这张简短的信笺中，华老表示愿与
严老一同向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李定进言，希望国家能安排给予“熊师母”
生活上应有的照顾。

信中提到的“熊师母”是二人共同的
恩师熊庆来的发妻姜菊缘。熊庆来
（1893-1969），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中国
近代数学的先驱，被誉为“中国数学界的
伯乐”。在科研成就上，他作为函数论研究
的开拓者，以“熊氏无穷数”载入世界数学
史册；在教育事业上，他创办了中国近代
史上第一个近代数学研究机构——清华
大学算学研究部和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
学等3所大学的数学系，培养指导的科学
大家更是不胜枚举，华罗庚、严济慈、陈省
身、赵九章、赵忠尧、钱伟长、钱三强、杨乐

等，均出自其门下，而这些科学巨擘对我
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所作做出的巨大贡献，
给予多高的赞誉都不为过。

从学生们的赫赫盛名，也可见熊老作
为老师慧眼识人的“伯乐”之高明。熊老向
来以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著称，更加难能
可贵的是，他不但善于发现人才，更懂得爱
惜人才、资助培养人才。在严济慈和华罗庚
的成长之路上，熊老就扮演着不可或缺的
关键角色。

1921年，熊庆来从法国学成归国之
后，受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先驱郭秉文之邀，
担任新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算学系教授兼
系主任。在此期间，他除了呕心沥血教授课
程、编写教材，在人才培养上更是殚精竭
虑、倾其所有。他对学生严济慈很是看重和
喜爱，每次给严济慈的作业都批上一个大
大的“善”字。严济慈后来作为东南大学第
一届唯一一个毕业生去法国留学，熊庆来
和何鲁、胡刚复一起资助他上学的费用。有
一次工资发迟了，熊庆来就把自己御寒的
皮袍子交给妻子送去典当，换钱给严济慈
汇去，工资到手后才将皮袍子赎回。而严济
慈也不负众望，由于他在数学、物理等方面
的杰出表现，法国从此开始承认中国大学
的文凭。抗战时期，严济慈携家眷去往云

南，生活困难，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
还介绍严济慈夫人张宗英在校图书馆工
作，缓解其经济上的拮据。

熊庆来提携培养华罗庚一事，更是
广为人知。1926年，熊庆来到清华学校
（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算学系担任教授
兼副主任。1930年时，他在《科学》杂志上
看到华罗庚《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
式不能成立的理由》一文，大受震动。当
时华罗庚只有初中文凭，且腿有残疾，但
熊庆来对此毫不介怀，打破常规，专程去
华罗庚的家乡邀请他来清华，甚至对校
委会说出“不聘华罗庚，我就走”的话，力
主安排他从助教做起，在学校旁听课程。
而华罗庚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大学数
学系全部课程学完，后来又得以直升教
授、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可以说，华罗
庚能成为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熊庆来
功不可没。

熊老对自己的学生，从来都是倾力
拔擢，无私帮助，在传道授业解惑之外，
更尽力让他们的才能得以在最好的环境
和条件中得以施展，诚可谓师之大者，兼
有仁心；选才育才，益国利民。而严济慈
和华罗庚也严格秉持着尊师重道的传统
美德，终其一生执弟子礼，对熊老尊重有

加，对熊老的家人关怀备至。
据介绍，晚年严济慈每次见到熊庆来，

仍“毕恭毕敬得像位小学生”。“文革”期间，
熊庆来蒙冤，很多人怕被牵连避而远之，严
济慈仍每年去拜年。熊庆来过世时，熊家后
人给熊庆来的20多位学生打了电话，只有严
济慈和华罗庚前来。接到电话的严济慈一个
小时内从城里赶到中关村，在恩师遗体前默
默哭泣；当时还是“专政对象”的华罗庚向领
导申请前去吊唁，批准时遗体已被送至火葬
场，于是他又匆匆赶到火葬场向恩师做最后
的告别。在平反后的追悼会上，华罗庚写下
《哭迪师》“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
啼”的诗句痛悼恩师。

熊老去世后，严济慈一如既往地经常探
望师母姜菊缘。针对当时师母经济上的困难
情况，严济慈与华罗庚共同商量，积极推动解
决，后来，二人又一起给有关领导写信，终于
给师母争取到一份按月补贴。本文开头介绍
的那封信，便是写自这一时期。可以说，熊老
对弟子严济慈、华罗庚的教导爱护，无愧为师
者的典范；二位弟子对恩师的终生尊奉，也堪
称做学生者的标杆。

两位共和国的科学泰斗，年届耄耋之年，
依旧不时探访对方并相互致信，可见他们同
门师兄弟一路走来相携扶助的情分，在岁月
磨洗中从未减退；而在恩师熊庆来谢世多年
之后，两位80多岁的学生还在一起郑重地商
量如何照顾师母，这种对师长一以贯之的尊
重、经年不辍的关心、细心周至的照拂，更值
得当世晚辈崇仰学习。

（作者为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
委员，严济慈孙女。）

华罗庚严济慈通信背后的故事
严慧英


